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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唁归来，一次翻车两家翻脸
今日女报 / 网讯见习记者 吴迪

因 为 同 一 个 亲 人 去
世，他们分别赶去悼念。
葬 礼 结 束， 她 搭 他 的 便
车 回 家。 悲 伤 的 是， 因
为 一 场 车 祸， 让 那 天 同
处 车 内 的 两 家 人， 最 后
闹 得 形 同 陌 路， 互 相 指
责、 提 防。 两 年 前 的 车
祸 引 发 的 拉 锯 战， 至 今
还 在 进 行。 亲 情， 也 在
那场车祸中被碾压……

驾、乘双方原本想减少车祸带来伤害，

但事与愿违。

2015 年 6月21日张银娥与苏必金双

方签订协议，协议中，约定由苏必金负责

张银娥、高炜清住院期间的全部医疗费用，

包括后期拆钢板的费用；张银娥、高炜清

医院报销的全部费用归苏必金所有。

2017 年 6月8日，张银娥对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表示，苏必金在取得报销费用

后，交过几百元的医药费，之后便没有再

支付了。

苏必金表示，一直到当年 8月之后，

才停止为张银娥支付医药费用。

“张银娥一开始并没有让我承担医药

费。”苏必金说，后来她让他承担一半，

最后让他全部承担。因为反复无常，于是

他们签了协议，“后来她除此之外还想要

一些赔偿，被我否决了，张银娥才想要起

诉我”。

2015 年 7月6日——事发近一个月后，

“心中忐忑的”苏必金又赶到沅陵县公安

局交通警察大队报案。

近半个月后，沅陵县公安局交通警

察大队向苏必金作出了《不予受理通知

书》，并表示主要理由：“你们双方私下

已经达成协议，为赔偿问题发生纠纷，

对事故的形成双方均无异议。在案发当

时双方并没有及时报警，导致现场我们

已经无法查清事故详细情况。”

而张银娥这时，已经开始请律师，并

计算出赔款金额。

10月份的时候，张银娥向沅陵县人民

法院提交诉讼，要求法院判令被告苏必金

赔偿各项损失 30万余元。

2016 年 6 月 20 日，沅陵县人民法院

作出一审判决：苏必金在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赔偿张银娥母子 212570.26 元。

苏必金不服，于是向怀化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了上诉。

2016 年 10月31日，怀化市中级人民

法院作出终审判决。

法院认为，苏必金与张银娥并没有达

成旅客运输合同的意思表示，双方不存在

运输合同关系。此案在性质上属于好意同

乘引发的侵权纠纷。此案是在好意施惠的

过程中发生的，张银娥母子享受了免费的、

快捷的、舒适的搭乘服务，如果好意施惠

人承担全部责任有违善良风俗。

最后法院判决，张银娥母子的医疗费

由苏必金全额赔偿，母子二人其他经济损

失自身承担 85%，苏必金承担 15% 赔偿

责任，共计 48788.49 元，判决生效 10日

内支付。截止目前，苏必金尚未支付赔偿

款，他给出的理由是“家里已经没有钱”。

两年前的那辆“便车”碾压了亲情，

而那起车祸引发的拉锯战，也不知何时落

幕？至于，给那些经常“搭便车”的诸多

启示，也许远还没结束罢！

雨日的车祸，很快给当事人们

带来了伤害。

车祸发生后，张银娥和儿子分

别被送往沅陵县人民医院和怀化

人民医院治疗。张银娥的儿子在怀

化住院治疗11天，由张春华护理。

之后，经湖南省人民医院法医

鉴定中心鉴定，张银娥伤残程度为

九级伤残，她儿子为十级伤残。

接下来，对于车祸发生的原因，

当日驾乘双方开始拉起了锯——

车祸再次致使双方第二次伤害。

仅仅是因为雨天路滑引发车祸

吗？苏必金说，车祸的发生跟一

块口香糖有关。

“从土路开到离公路几百米的

地方时，我老婆拿出一盒口香糖。”

苏必金说，盒里一共有 5 片，他

老婆吃了一片，剩下的 4 片她递

给了后排的张银娥。

“张银娥接过之后，后排的人

每人分了一片，还剩一片，张银

娥就扯了一下我肩膀的衣服，想

递给我。”苏必金说，当时他不知

发生了什么事，就回了一下头。

“我的车是机械方向盘，要用

很大的力才会转动。”苏必金说，

回头时晃了一下，等他回过头，

悲剧已发生。

之后两年，车内原本都相互间

有点亲戚关系的人出现了分歧和

提防。

对于苏必金的说法，当日同乘

的张春华、邓仕川给与了证实。

而车里的另一乘客、张春华的

亲堂姐妹——张银娥却一直强调

“当日车上没有出现过口香糖”。

她认为，张、邓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两人都与苏必金有关系：一

个是他老婆，一个是他老婆弟媳的

弟弟。

苏必金说，其实，邓仕川与自

己并不是亲属，他们之间“关系

很远”。

吊诡的是，张银娥在接受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采访时，显得颇为

警惕。

在电话中反复确认记者身份

后，张银娥要求将见面地点选在

了沅陵县政府院内。对于为什么

要这样？她说怕记者是“是来诈

骗的，或者苏必金的人假扮的，

来刺探情况。”

直到确认记者仅有一人，且已

到达县政府门口时，张银娥才出现。

甚至她还叫上了三名男子一起。

“那天出车祸和苏必金疲劳驾

驶有关。”与记者见面后，张银娥

抛出自己的观点，“丧事一连办了

5 天，因为他有车，酒席都是他在

跑，经常通宵不睡觉。”

随后，当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再次致电苏必金求证时，苏立即

否定了这种说法：“我出发前一晚

得到了充分的休息，在自己的车

里睡了 6 个小时。”

尽管已过去整整两年，张银娥

和苏必金因为一起车祸引发的拉锯

战依然没有消停。对于两年前的 6

月8日那天，两人都记忆深刻。

6月8日，今日女报 /凤网记者赶

到沅陵，听他们分别讲述雨日车祸带

来的唏嘘。

苏必金中等身材，留着平头，

嘴唇很厚，很喜欢抽烟。

在抽烟前，他先递给记者一根，

当得知记者不抽烟后，便从口袋中

掏出另外一种廉价的烟，塞进自己

嘴里。

苏必金记得很清楚，当年 6月

8日，因岳母去世，他在马底驿乡王

家村干溪组吊孝。那天，他遇到了

张银娥——他岳母的侄女、他妻

子的亲堂姐妹。

葬礼结束，张银娥准备带 16

岁的儿子回沅陵县城，正好跟苏必

金同路。

在中国乡村，这种“搭便车”

是再常见不过了。按照苏必金的说

法，张银娥及其父母之前也常坐他

的车子。

这一次，苏必金和张银娥——

驾乘双方依然没想过责任和义务，

更没有想到，接下来的悲剧会蔓延

出多重伤害。

苏必金的车是一辆双排座的微

型货车。当时他的妻子张春华坐在

副驾驶，张银娥坐在第二排，副驾

驶后面的位置，旁边是张银娥的儿

子和邓仕川。邓仕川是张春华弟媳

的弟弟。

在回县城前，苏必金先将车开

到了凉水井镇，准备到家里接自己

的儿子一道回城。

“进村的路是一条很窄的土

路，”苏必金回忆说，“开到一半的

时候，实在开不动了，我就把车停

在那里了。”苏必金步行将孩子接

到车上。

车子在从苏必金家返回凉水井

镇到沅陵县城主公路上，事故发生了。

“当时车子靠边行驶。”苏必金

说，路有一点点弯，又下雨，路坎

滑坡，车子掉到了路坎下面的田里，

“垂直距离有七八米”。

苏必金说，张银娥和她的儿

子都受了伤。而他自己的妻子和

孩子也受了伤，儿子小拇指的筋

还断了。

“车屁股陷在泥巴里，车头露

在外面。”张银娥对当时的场景也

记忆犹新，“我儿子满嘴是血”。

事后经有关部门鉴定，张银娥

“右锁骨粉碎性骨折”，她的儿子“下

颌骨多处骨折”。

车祸发生后，围观群众拨打了

120。苏必金怕救护车来得慢，就

给自己的舅舅打电话。

苏必金的舅舅开自己的车载

着他们向医院赶，在中途遇到了

救护车。这时，大家都希望，赶到

医院，尽快消除伤害。

法庭上见

一块口香糖引发的车祸？

雨日车祸

进村的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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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口香糖引发一起车祸？

扫一扫，
精彩内容转起来


